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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科普故事、买科普书、听讲座、
逛自然博物馆……耿先生非常注重
对孩子的科学教育，一有时间，就带
着孩子接触科普，拓展知识面；小童
今年上小学4年级，她很喜欢阅读科
普图书，对天文学的兴趣尤甚，几周
前，班里举办知识竞赛，她凭借平时
丰富的积累，帮助小组拿到了冠军；
博士生刘飞(化名)专注于材料研究，
从小到大都是科普图书的忠实爱好
者，“正是科普图书为我的职业选择
和发展打开了第一扇门”。

2022年，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
公司出版科普图书共124种、超过61万
册；中译出版社也推出了大量关于前沿
新知类的科普图书，同时关注科学史、
科学哲学方面的选题，《衔尾蛇之圆》
不久前入选“2022年首都科普好书”。

科普作为读者了解科学知识的
窗口，对于个人能力的培养，对于科

学技术普及工作的开展，对于全民科
学素质的提升，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2021年6月，国务院印发《全民科
学 素 质 行 动 规 划 纲 要 (2021-2035
年)》；2022年8月，科技部、中宣部、中
国科协联合印发《“十四五”国家科学
技术普及发展规划》；2022年9月，中
办、国办印发《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
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构成了新
时代大科普发展格局的顶层设计。

“开卷科普”数据显示，科普的成
长性高于整体市场水平，本土原创作
品占比也有所提升。但问题依然存在，
从阅读需求角度来看，当前针对孩子的
教育需求以及成年人自身的兴趣或碎
片化需求的产品较多，面向成年读者
探索需求的“高端科普”图书较少。

科普图书的光荣与梦想，读者、
作者、出版社的理想与现实，走在了
一个十字路口。

给孩子看的？ 浅显的科学？ 写科普活不下去？

科普读物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
科普就是科普就是““知识破圈知识破圈””的过程的过程。。让科学流行让科学流行，，

就是要把围成圈的墙降低一些就是要把围成圈的墙降低一些。。

虽然科普行业在逐渐变好、市场
逐渐扩大，但是科普创作们的生存状
况依旧不容乐观。根据“开卷科普”
的数据，科普一直不属于大众阅读的
畅销门类，出版规模在整体市场中占
比不高，出版单位在科普新书的投入
上表现较为谨慎。

“创作者仅靠写科普书基本上是
生活不下去的。”史军坦言，由于科普
创作收入较少，多数从业者只能将它
作为兴趣，在做本职工作有余力的情
况下再来创作。“科普图书的产品特
点决定了它的销售总量和售价不可
能很高，然而与此同时，科普创作的

难度非常大，投入产出比低。”
很多从事自由职业的科普工作

者不隶属于高校、研究所、博物馆等
机构。史军认为，虽然当前科学传播
专业职称评审工作已经面向此类人
群开放，但对于他们权益的保护，仍
有很多工作要做。

科普还面临着伪科学的冲击。
李剑龙曾在网上看到有人爆料：某工
厂生产的面条用火一点就着，这是有
问题的，不能吃。他很无奈：“粮食是

有机物，有机物本来就可以燃烧，难
道你还要吃不能燃烧的面条吗？”“作
为科普工作者，我们需要反复地去讲
义务教育阶段曾经说过的东西，因
此很难向公众科普更高级的内容。”
李剑龙说，科普和教育不能各打各
的，需要联合起来，提高公民的科普
素养。

面对重重困难，科普从业者应何
去何从？“仅靠行政化手段来推动科普
是不够的。”李剑龙认为，科普传播也

需要借助市场的力量，需要全社会的
共同努力，“让大众对科学产生兴趣，
使其意识到学习科学是有必要的”。

郭宇佳说：“我们会重点关注一
些青年科普作家的成长，积极与他们
讨论选题，并为他们的作品提供出版
支持及跨界讨论的机会。”

张艳表示，当前有很多知识的生
产者化身知识的传播者，热爱科普的
青年科研人员“变身”科普博主，用妙
趣横生的方式在网络上传播科学知
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进行科普
图书创作的潜力，值得发掘”。

来源：中国青年报

靠写科普活不下去？青年从业者何去何从

理论物理学博士、科普作者李剑
龙从读博时便开始进行科学传播的
工作，迄今不仅翻译了《隐藏的现实》

《宇宙之书》等科普书，还和绘者合作
推出《新科技驾到——孩子看得懂的
前沿科学漫画》等多部漫画形式的科
普图书。在他看来，“高端科普”图书
较少是由市场决定的，“家长会给小
孩子买科普书，但看科普书的成年人
较少”。

“儿童和成年人心理发展特点的
差异，导致这一现象的产生。”北京科
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监事张艳分
析，儿童对大人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
世界总是满怀好奇，希望通过多种途
径了解世界；父母也希望通过图书培

养孩子的科学思维，帮助孩子更好地
探索世界，“儿童对世界的好奇心，对
于出版人来说，是个丰富的选题库”。

科普作家、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
军创作科普的动机很简单，不过是写
论文太沉闷，想寻求一些心理上的支
持和认同感。后来随着创作内容增
多，他的心态也渐渐发生转变，“更多
的是想和大家分享，让更多的人对科
学问题产生兴趣”。

史军认为，作者在创作时不需要
预设读者年龄，“我在写《植物塑造的
人类史》《中国食物：水果史话》等书

时，预想受众是成年人，但让我意外
的是，很多小学生也在看。一个能让
小孩子听得懂的故事，不见得成年人
不爱听。选题合适、故事清楚，做到
这两点就够了”。

在科普这条船上，除了科普作
者，出版社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能推动
船走多远。中译出版社灵犀工作室
负责人郭宇佳介绍，当前读者对科普
读物的接受度有所提高，不光是和生
活息息相关的科普作品，科学史类等
严肃的科学作品越发有市场。此外，
通过科学现象观察社会生活的作品

也越来越多。
根据市场变化，出版社也在不断

调整策略，以满足读者的多样化需
求。张艳说，“现在市场上推出的科普
图书更强调读者的视角，着眼于读者
年龄的细分，呈系列化和系统化趋势，
艺术性和知识性并重。同时，科普形
式多样，不但有科普文学绘本、科普漫
画，还有科普游戏、立体科普……”

至于面向成年人的“高端科普”
图书，张艳坦言，这类图书的受众相
对有限，而且出版难度更大、周期更
长，高标准造就了数量上的“少”，“如
果将科普图书比作金字塔，儿童科普
图书作为底层，成人高端科普作为上
层，这本身是符合图书市场需求的”。

科普只是给小孩子看的？

科普与科学密切相关，但在面向
大众传播时，创作者又需要将科学中
抽象复杂的内容，转化为大家能够理
解的表达。因此，有人认为，“让科学
流行起来”就是“让科学浅显起来”。

李剑龙赞同这一看法：“科普就
是讲浅显的东西。假如你给没见过
汽车的人介绍汽车，他不需要知道汽
车的扭矩是多少，也不需要知道电路
的芯片类型这些细节，只要知道汽车
是干什么的就可以了。”

“能做到通俗易懂当然是好事，
但今天很多的科学问题不是三言两
语就能够解释清楚的。”史军认为，在

大多数情况下，依靠科普构建完整的
知识体系，可能是一个伪命题。科普
能够传递一些知识，但想要真正做到
精细化的科学训练，还需要依托于科
学教育，“做科普的人是广告人，我们
是摇旗呐喊的人”。

科普作家孙亚飞早年在一家化
工厂工作，在工作中发现很多操作化
工产品的工人对化学知识的了解不
足，于是便开始在工厂面向工人做科
普。2011 年台湾塑化剂事件爆发，

孙亚飞将自己掌握的知识在报纸和
网络上发布，从此正式开始科普之
路。《元素与人类文明》是孙亚飞创作
出版的第一本科普图书。本书以 5
种重要的化学元素金、铜、硅、碳、钛
为主线，让读者在故事中了解元素对
人类文明的影响。

“我们不能为了迎合流行性，降
低科学性。”孙亚飞说，“很多人认为
如果不把知识讲得简单一些，读者可
能听不懂，实际上并非如此。很多受

众不接受科普，是因为科普工作者在
对内容的把控上没有做到趣味性。”

在张艳看来，科普就是“知识破
圈”的过程。“让科学流行，就是要把
围成圈的墙降低一些，细化读者的年
龄，让科普图书系列化、体系化，从低
墙到高墙，从基础到进阶；或者把墙
的结构和样子变化一下，创新图书的
形式，引导圈外人翻过这堵墙；再或
者，让圈内的世界更醒目，让更多的
科研工作者参与图书创作，通过对知
识有深度理解的人，对科普知识实现
通俗转化，让圈外人看到圈内的丰富
多彩。”

“让科学流行起来”是“让科学浅显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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